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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快，到今年的四月SARS風暴距今

已經五年了。

那年五月初進到國軍松山醫院第九

病房那一段時間的工作筆記、手札、隨

筆，從那時帶到花蓮之後，就一直被我

擺在書櫃裡的角落裡，大概像是對一個

曾經驚恐的經驗，無法抹滅遺忘卻又寧

可盡量不去碰觸的心情吧。最近整理書

房時，裝著這些資料的袋子，靜靜地出

現在眼前，像是輕聲地提醒我：五年

了，是時候了！翻閱著當時留下來的隻

字片語，那段日子前後的種種場景，又

鮮活地在回到腦海裡。

二○○三年三月初，服了三年半的

役期後我從國軍松山醫院退伍，離預計

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的六月還有一段時

間，那時原本就預定好要利用這個轉換

人生軌道的機會，與太太出國一趟，打

算先去法國，繞到英國，然後或許飛到

美國，再回臺灣。那一陣子因為心裡有

著先到歐洲、美國旅行，然後搬家到花

蓮工作生活等等計畫，感覺特別輕鬆，

似乎接下來的一切都會像是計畫過的一

般美好、順利。對於正在身邊醞釀著的

SARS風暴竟也樂觀地不覺得有太大異

樣。

我在三月三十一日，政府公佈居家隔

離措施後的第三天出國，其實當時應該

算是SARS發生在台灣的第一波，只是

狀況尚不明朗，我心想，應該出國一個

月回來，這個風波就結束了吧。

法國之行跟原本預期的一樣愉快，

出國進入第四週時，我在英國接到台大

精神科的老師宋維村醫師的電子郵件，

郵件的內容大抵是告訴我，送出去的論

文已經被國際期刊接受了，恭喜大家。

只是他有些沮喪，因為他正在「居家隔

離」。宋醫師被隔離的主因是他那陣子

曾到過和平醫院的護理之家，依居家隔

離措施必須進行居家隔離。那時人在國

外的我並不了解事態的嚴重性，記得我

還回信給老師說，雖然他很沮喪，但是

我的假期讓我覺得很開心。

一直到我們在英國愛丁堡一家民宿

中，看到英國BBC新聞台播報臺灣的和

平醫院隔離同仁在SARS衝擊中發生跳

樓事件，我才開始瞭解到台灣正在經歷

的恐慌。當時雖然不知道事情會怎樣，

該做些什麼事，卻也無心繼續接下去的

行程了。與太太討論過後決定提早結束

旅程不去美國，就從英國直接回臺灣。

離出國整整一個月，我四月三十日回

到台灣。回來後才知道松山醫院已被指

定為「SARS專責醫院」，先空出了第

九病房開始收治原本在和平醫院接受治

療的十八名SARS病患，台北市的疑似

案例也將儘量轉送此處。當時的醫療團

隊是由國內六大醫學中心相關科別的醫

護人員組成，由榮民總醫院李建賢主任

指揮。

從新聞當中我知道一位原本在松山

醫院，後來轉任三總社區醫學部主任的

同事羅慶徽醫師，也參加了當時的醫療

團隊，於是就試著跟他聯絡，看看是不

是可以知道情形如何，有沒有什麼是可

以做的事。電話中羅醫師急切地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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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很需要精神科的人」，但是狀況是怎

樣卻也沒法說得清楚。我那時想，雖然

主要的問題是呼吸系統的傳染性疾病，

但是住進第九病房的病人不是極可能被

感染而得面對死亡的威脅、就是因為有

這樣的可能性而被強制且突然地隔離的

人，極可能都不清楚到底狀況如何，或

是知道狀況但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一

定都是非常慌亂不安，需要精神科的人

員來協助穩定情緒的需要性應該是無庸

置疑的。但是怎麼做？誰來做呢？

我心想：我才剛在松山醫院待了三

年半，經常去第九病房會診，環境我很

熟悉，而且精神科人員本來就不是很充

分，有誰像我這樣能有這麼多彈性的時

間呢？那段期間我與宋醫師一直保持寫

信聯繫，所以我回信給宋醫師告訴他，

「我決定進去松山醫院」。

宋維村醫師是對我走入精神醫學的領

域有深遠影響的一位師長，不僅開啟了

我對精神醫學的興趣，還同時是我專科

醫師考試的巡迴主考官及博士學位的口

試委員。他回給我的信上寫著「我知道

你會做此決定。」我知道我有老師給予

的全心支持。

恰巧當時松山醫院SARS專責病房的

指揮官榮總感染科李建賢主任是宋醫師

的大學同學，在宋醫師與他聯繫後，我

在五月四日進入了松山醫院第九病房。

當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李主任和來自各醫

院的團隊成員沒有人對於團隊來了一個

精神科醫師覺得奇怪，也沒人覺得來的

人就只做什麼事，而是在各自的專業上

如何協調讓團隊發揮功能，協助病人在

那個面對可能的死亡威脅卻還不知道事

情是怎麼發生的情形下，能夠安心穩

定，接受必要的處理。我在第九病房裡

主要的工作是在瞭解病房的運作模式及

狀況後，建立起心理健康工作的進行方

式，例如：如何在不耗用防護資源的情

形下對病房內被隔離著的病人的心理或

情緒狀況進行處理，如何彙整病房外的

協助力量(像由政大的許文耀教授帶領

著一群諮商輔導科系的同學很快地也來

到醫院)來進一步協助心理健康處理團

隊的運作。說起來好像是把一個模式釐

清了就可以建立下一個模式，實際上當

時處理各種狀況的方式隨時都在依最新

情勢而改變，想起來如果不是彼此打氣

支援，大概很難進行下去。

在入駐松山醫院七天之後，心理健

康的工作模式大概摸索出來，後續的團

隊成員也有所安排後，我依原訂計畫回

到淡水家中，進行十天的自我居家隔

離，並利用接下來的十天整理家當，五

月底舉家搬遷到花蓮，六月二日到花蓮

慈院報到上班了。來到慈院之後才知道

慈濟當時早已在各個相關醫院外設立了

服務站，雖然院內外訊息傳遞尚未有效

建立，許多志工仍嘗試扮演「橋梁」

角色，將「安心條」送入醫院內，讓

需要的人依序填入「需求事項」、「地

址」、「電話」與「聯絡人」等，扮演

「愛心郵差」，展開「使命必達」的快

遞任務。如果我更早一些瞭解慈濟志工

作業的模式，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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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會感覺有更多的後盾。

經過了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最迫切

緊急的危機之後，SARS的風暴漸漸在

眾多人的努力下平息了，我也一步步

在花蓮慈院開始新一階段的工作及生

活。五年來因為自從SARS的緣故，臺

灣醫界開始進一步加強院內感染控制

的規範，並規劃進行醫學生畢業後第一

年(PGY1)訓練，所有人心中想的應該

是：如果再來一次，我們會不會做的更

好……。

現在回頭來想那一段時間的種種，

自己也有點訝異好像說得上來的也就是

一天接著一天，一件事接著一件事的印

象。倒也沒有什麼太多自己這些年來覺

得不容易去碰觸的心情或感受。因為一

切都過去了嗎？或許吧！當一些事情的

印象或感受漸漸淡去的時候，我還依稀

記得當我跟宋醫師說我要進去松山醫院

的時候，我心中想的是，疫情總會過去

的，有些事如果現在不做，心情也許就

永遠過不去了！用這幾年來在慈院所理

解的，應該就是上人經常提醒我們的：

把握當下，做就對了！

以下附上一篇我於二○○三年的護士

節，從松山醫院回家居家隔離中寫下的

短文，當時是希望跟同在驚慌中的大家

分享心情，也告訴所有還在最前線的護

醫同仁「我以能作為您們的工作夥伴為

榮，保重，加油！」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四月

55

打開SARS記憶封印

▌二○○三年爆發SARS期間，風聲鶴唳，但慈濟志工持續關懷付出，在能力範圍內盡可能安定社會人

心。圖為二○○三年五月三日志工在松山醫院外關懷隔離人員，羅慶徽醫師收到手術衣後向志工合掌

稱謝。攝影／王輝華



不要讓這些犧牲白費了

昨天是母親節，但是有許多的母親沒法和家人相聚，
今天是護士節，但是有許多的護理同仁沒有過節；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和SARS病毒這個以前沒人遇過的凶狠敵人進行一場激戰。
而許多的母親或她們親愛的家人，以及護醫同仁都在戰場的最前線……

我們對戰爭這回事並不陌生，近百年來就有戰爭，
雙方都看得見彼此的兩次世界大戰，到剛結束的美伊戰爭，

或者是人類和病毒這個看不見的對手的戰爭，例如：
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韓戰之後的漢他病毒、

一九八○年代起的登革熱病毒、近十幾年來的愛滋病毒……

不同的是，
這次與SARS病毒之間的戰爭，

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而且如此兇猛而突然，

每一個人都成了可能被病毒攻擊的目標，
因而也無可避免地捲入戰事之中。

戰事中有人喪命有人受傷，
有人被突然地隔離，也有人行動自由或生計受影響；

而這些都發生在短短的時間內，
發生在許多人都還處於面對衝擊時的震驚否認氣憤之中。

恍若置身事外或不得不面對時的震驚否認氣憤，
無助於盡快讓這場戰爭止息，

每一個人儘可能冷靜地想想，在怎樣的戰鬥位置上、做什麼事最能發揮自己的功能，
然後開始行動，

才能讓自己的情緒逐漸穩定，讓戰事盡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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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者、研究者、醫療者、媒體……每一種專業者，
從選擇自己的專業時給自己或大眾的承諾出發，

思考判斷為所當為，
請一般民眾信賴專業，

必要時配合一些不同於平常的措施，學習一種不受時空限制的相互陪伴，
而每一個人都照顧好自己。

在這場面對SARS病毒這個首次出現的敵人的戰爭中，
到現在，

有人犧牲了生命，有人犧牲了自由，
但現在不是究責遷怪的時候；

需要的是彼此理解提醒激勵，盡快走出震驚否認氣憤，
不要讓前面這些人的犧牲白費了！

借用一直在最前線奮戰的顏慕庸醫師的短詩，括弧內寫下我的想法與大家分享：

When this is all over (It won,t be long if we aware enough)　　
當這一切結束 ( 如果我們清楚覺知，時間不會等太久 )

And we are still alive (I believe the most of us will)　
而我們仍然存活 ( 我相信大部分的我們可以 )

Then we can take off the masks (all kinds)　　
屆時我們可以卸下口罩面具 ( 身上心理各種的面具 )

And get to know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better.　
然後更了解彼此 ( 和我們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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